《办公室的故事》之四

好人好事

本集新人物：钱姓警察，三十多岁。

（韩总、志强、潘垣、小宁排成一行，在演习会演节目。此刻，大家正交头接耳地议论台词。）

韩总：怎么样，大家准备好没有？我们给曲大主席来一遍, 开始!

（四人一齐拍手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咚咚锵。）

韩总：开放搞活引技术，

小宁：全国人民忙致富；

潘垣：精神文明没同步，

经理：难稳住。

（四人一齐拍手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咚咚锵。）

韩总：“三个代表”新高度，

小宁：少生孩子多养猪；

潘垣：学习雷锋老套路，

经理：有难度。

（四人一齐拍手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咚咚锵。）

韩总：好人好事多奖励，

小宁：扬善抑恶要牢记；

潘垣：看到路人丢钱包，

经理：是我的。

潘垣：哎，错了，错了，是“要骗你”。

经理：呦，错了。

小宁：噢，演砸喽！

曲艺：继续，继续。接着演

经理：后边的还没编呢。

曲艺：，我们可是进出口公司啊，怎么连养猪都出来了？嗨，我看呀，你们这次汇演是没戏了。

小宁：哎，这不是我瞎编啊。上一次我出差亲眼所见，铁路边墙上斗大的字，“以‘三个代表’指导计生工作，少生孩子多养猪”。

曲艺：哎，怎么一提“三个代表”就乱了，我看呀，这次学雷锋啊，要紧扣精神文明。

小宁：哎，说到这儿啊，还真提醒我了。现在这网上有一特别报道，大家来看看。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。

（说话间，小宁打开计算机，屏幕上出现江XX开会睡觉、大哈趄、挖鼻孔的画面。）

小宁：请看，江主席如何贯彻精神文明：这文明时不精神。

（画面转到江XX直勾勾盯女服务员的画面，经理继续念。）

经理：这精神时不文明。这记者厉害啊。

小宁：绝了

潘垣：真恶心。

韩总：好了好了，别扯远了。这次学雷锋活动，主题是“当好人、做好事”。嗯，总公司有要求，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做件好事。

曲艺：哎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呀？要争取有新意啊。

潘垣（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毛巾）：那还用说，我呀，明天为五保户擦窗扫地。

经理（从墙角拿起一个打气筒）：我为路人义务打气。

曲艺：哎，等等，等等。。。想起来了，明天总公司组织去天安门广场擦护栏，哎，你们部门派谁去呀？

（韩总、经理、潘垣不约而同看着小宁。）

小宁（注意到大家的目光，一挺胸。）：呃，我去，呃，那个当好人、做好事，呃，义不容辞啊。

（大家向小宁投去赞许的目光，曲艺回过头继续和韩总、经理说着细节。）

（潘垣、小宁一起走回办公桌。）

潘垣：哎，李小宁，你还真行，挺身而出，像个男子汉。

小宁：是吗？你不说我还真忽略了自己的优点。希望今后多多提醒。

（潘垣一撇嘴。）

经理一边摆弄打气筒，一边哼唱：学习雷锋，好榜样。。。。。。

（气筒突然卡住，画面黑。）

（日历指向星期一。早上，经理推门走进办公室。潘垣正在擦桌子。）

经理：小潘，早。

潘垣：经理早。

（韩总衣袖高挽，手拿一块毛巾从会议室走出来。）

经理：韩总，您这是？

韩总：嗨，应该的，“学雷锋”我也不能落后啊。今天早上碰到曲艺了，据说咱们部门表现还不错。上个星期五的活动怎么样啊？

经理：呃，义务打气挺受欢迎的，嗨，都怪我不小心，喝口水的功夫，不知道哪个小子把气筒给顺跑了，这气筒还是借的，这下可麻烦了。

（韩总看看墙上的钟，已经9：10。）

韩总（一皱眉）：哎，这李小宁怎么还没到啊？

经理：是啊，八成路上又学雷锋去了？应该来了，应该来了。

（韩总、经理各走自回办公室。）

(潘垣正在打字，韩总从办公室出来。)

韩总：潘垣，把这次进口计划书拿给我看看。

潘垣：还在李小宁那儿。

韩总：李小宁呢？

潘垣：好像还没到。

韩总：打电话来了吗？

潘垣：没有。

韩总：什么天大的事儿啊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？说不来就不来，也太随便了！给他家里打个电话，耽误了工作，影响了业务可不行！

潘垣：行，我这就打。

韩总：等等，让王经理打。

（韩总转身进办公室。）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

（总经理办公室内，韩总正在窗前来回踱步低头思考。经理敲门进来。）

经理：韩总，这我能想到的电话全打了，他们家里也正满世界找人呢。

韩总：随随便便，这次一定要处分，不管什么原因。

经理：这几天没见人影，不会是出事了吧？

潘垣：喂？李小宁不在，我们也在找他。

韩总：嗯。。。再找不着的话，跟人事部打个招呼。

（正说着，电话铃响。）

韩总：喂？曲艺啊。。。什么？李小宁找着啦，

经理（吃惊地）：在哪儿呢？

韩总：被公安局请去了！

经理：啊？！

潘垣：啊？！

（潘垣听见动静从门外跑进来打探。）

韩总：行啊！这次咱们部门也跟着出名了。这么搞可不行，这件事一定要向总公司汇报，咱们这儿庙小，装不下他。

潘垣：这李小宁又干什么了？怎么这么不争气。

经理：韩总，这先别着急，这知道人在哪儿就好办了，这小子犯什么事儿啦？

韩总：谁搞得清啊？有人说李小宁打人了，有人说李小宁被打了。上星期五就进去了。

潘垣：啊，去了三天了。

经理：不会吧？上星期五不是学雷锋吗？

总办外有人问话：“有人吗？”

（大家一起走出总办。）

警察：李小宁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我姓钱，分局的。

（众人一愣。）

（会议室内。）

警察：李小宁现在已经被拘留了，扰乱社会治安，涉嫌参与恐怖活动。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，劳教应该是肯定了。

经理：这事很突然，我们得尽快把情况搞清楚。你们分局刘大队长管这事吧。

警察：我懂你的意思，我也想帮忙。不过，这个问题是６１０办公室一手抓的，找谁都没有用。

经理（点头）：噢。你看，这小宁啊是我们的业务骨干，一时半会儿还真离不了，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？

警察：没什么办法。（稍作沉吟）除非… …单位保释。

韩总（一直皱眉沉思，此时对经理说）：那就快跟人事部联系，开个介绍信吧。

（警察面露不耐烦。）

经理：呵呵，韩总，老钱的意思是给点儿押金。

韩总：押金？

警察：钱可不是我们拿啊，押金最后是要退的。当然了，这里里外外的费用也是很大的。劳教所就象内部招待所，条件不错的。

经理：是，是。那您给个数吧，我们好研究研究。

警察：我们可没法给数，每个案子都不一样。一般单位就给个十万、八万的，那也都是自愿的，押金嘛。

经理：这里面包括生活费和手续费吧？

警察：不，不。那是他们家的事儿，另有专人负责。

经理：这小宁在里边儿不会受苦吧？

警察：您说到哪里去了？这监狱也有监规，我们也有制度。就是犯人打人，那也是要处理的。不要听信谣言。

（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小潘的声音：他们都在会议室，曲艺回答“哦.”,一会儿推门急匆匆进来）

曲艺：呦？老钱，是你啊？

警察：哦，老郑头也是这儿的。你们单位可以呀。

曲艺：李小宁的情况还不清楚呐，你们可不要下手太狠了。

警察：回家多看看电视，就说对法轮功，政府一直是和风细雨，啊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

警察（边说边环顾大家）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依法治国是国策。

曲艺：呵！那我问你，“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搞垮、肉体上消灭” ，是老江对法轮功私定的政策吧？还有，“打死白打、打死算自杀”。。。

警察：你可不能乱说啊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看见文件啦？

曲艺：内部文件，能放到传达室？

警察：知道是内部文件，就更不能乱说嘛。还用教嘛？国家机器，懂吗？

（警察转向大家。）

警察：得，今儿我的话都说清楚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们什么意思给我回个话儿。

（说完，警察走出会议室。曲艺关上门。）

曲艺：德行！

（警察又推开门。）

警察：别嫌我烦啊，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，逢年过节我会常来。

（警察离去。曲艺又没好气地关上门。）

曲艺：摊上这帮人真恶心。

韩总：曲艺啊，对警察说话还是注意点，不要乱讲。国外说我们有迫害，哪里有啊？我是没看见。我从来就是以文件为准。要防止国外的反华势力的破坏。

曲艺：跟你怎么说呢？你慢慢看吧。

经理：韩总，您看这怎么办？

韩总：押金嘛虽然能退回来，可这财会上也没个说法啊。这李小宁早就该吸取教训了，这次被人家搞个株连九族，麻烦大了。

经理：不过，韩总啊，这规矩我还真知道一点儿。这押金呢，是肉包子打狗，没听说有退的。
潘垣（进门来）：韩总，李小宁现在怎么样了。

（无人答话，只有经理叹口气，摇摇头。）

经理：李小宁这次麻烦了。
（大家低头沉默，只有隐约的钟表嘀嗒声。）

（杯中的水喝光了。）

（经理叹了口气。潘垣出门倒水。）

潘垣（惊喜地）：李小宁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们都要急死了！

（李小宁头发蓬乱，一脸疲劳，坐在椅子上，双眼盯着显示屏，似乎对外界毫无知觉。大家听罢冲出门。）

经理：有吃的没有。

潘垣：有，有

（潘垣赶快拉开抽屉，递上三块萨琪玛。）

（小宁仍没反应。）

经理：这哪够啊？还有没有？

（于是大家分头进到别的房间。很快都拿着食物出来，但见李小宁前的三块萨琪玛只剩下了包装纸。）

韩总（放缓语气）：李小宁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不要紧，知错就改嘛。

经理：先喘口气儿，慢慢说。

（潘垣小心地把水端了过去。）

曲艺：对对，把衣服脱了，屋里热，啊。

（小宁这才抬眼看了看潘垣，慢慢站起，默默脱掉了罩衣。大家都倒吸一口气。只见李小宁衬衫肮脏，扣子被扯掉了，肩头被撕开了口子，后腰印着清晰的鞋印。手腕和颈部淤痕隐约可见。）

潘垣：啊？

韩总：李小宁，到底跟谁打架了？

曲艺：是公安局放人还是你自己跑出来的？

经理：你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儿。

小宁：怎么回事儿？一群流氓！

（小宁说完慢慢坐下。）

小宁：上礼拜五，擦完护栏，我正要回家。还没走到地铁站，就看见两个小平头在地上拖着一个六、七十岁的老太太，实在是太不象话了。

曲艺：然后你就见义勇为了？

小宁：没错。我忍不住大喊一句：“不准打人。”那两个小子就说：“闲的，管着吗？”我说：“怎么管不着，我们是一块儿的”这下结果惹了祸，把我和那老太太一块抓起来了。敢情这看热闹的好多都是便衣。

潘垣：哎，那打人的坏人呢？跑了？

经理：嗨，你怎么不明白呀，那人也是便衣。

曲艺：嗨，说了半天，那老太太是干嘛的？

小宁：后来我才搞清楚，原来是炼法轮功的。

韩总：看看看看，我就知道，这里边肯定有原因。怎么这么不冷静？！

曲艺：怪不得呢。（叹口气，接着说）那天安门广场是一般的地方吗？

（经理听着不由默默点了点头。）

韩总：李小宁，你平时的聪明劲儿哪儿去了？跟他们解释啊。

小宁：他们也得听啊。我说，我是来当好人、做好事的。那警察说，来这儿的都这么说。我又说了，我说，我今天是特意来天安门广场的。那警察说，少废话,就知道你们是特意来的。你们看看，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！还居然问我要暂住证。

曲艺：哎，那后来呢？

小宁：后来，说是让我想想，就把我扔进铁笼子关了两天。

经理：那你这身上的伤不像是关的呀。

小宁：那是今天上午的事儿。把我打急了，我就还了手。

经理：哎哟，那能不吃亏吗？

韩总：不会吧？刚才那分局姓钱的警察不是来过了吗，人家是很讲政策的。

小宁：皮夹克小分头，

经理：对呀

小宁：呸，就他打的最凶！我这一折腾，他们反倒断定我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本来这人多得也关不下了，就把我给放了。这叫什么世道？

曲艺：这还算轻的。报纸、电视上说的“和风细雨似的”教育，实际上那是“转化”。好多用的都是大刑，比“渣滓洞”还厉害呐。
韩总（打断大家）：哎哎。。。政治上的玩笑可开不得啊。尤其小道消息不要传。

曲艺：那当然。我说话从来都是有根据的。刚才警察都承认了。咱们郑高工被关的这两年，劳教所我可没少跑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（小宁一直低头没说话，这时才抬起头。）

小宁：郑高工怎么样啊？

曲艺：别提了。惨透了。我才知道，老郑这次又绝食了三十多天了。唉。

韩总：不是两年劳教已经到期了吗？

曲艺：因为不签悔过书，到期的当天又延了半年。这警察可真狠。

经理：这老伴躺在床上没人管，儿子又在国外，唉。。。。。。

韩总：这法轮功的问题呀很复杂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躲远点儿吧。

小宁：躲的开才是啊，您看，就因为要“当好人、做好事”就这样了。

经理：这谁要是能把老郑弄出来，那可是天大的本事。不过，就现在这气候来说，难哪。

（李小宁并没答话，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。）

小宁：这是我上月的奖金，替我拿给老郑家吧。

经理：应该，应该，是吧，韩总。算我一份儿，算我一份儿。

（经理说完进办公室。）

潘垣：那我也要捐。

韩总：哎，这可纯属个人行为啊。

曲艺：对，对，大家自愿的。我来代收。

韩总：曲艺啊，这次学雷锋活动的评比怎么样啊？

曲艺：怎么样了？您说怎么评吧？按理咱公司李小宁是最突出的，可是。。。

韩总：听总公司的吧。

曲艺：唉，走了

（韩总转身进办公室，经理跟进来。）

经理：哎，韩总，您看小宁这考勤怎么报合适啊？

韩总：算调研吧，外加补助。另外，下班儿给小宁去买件新衬衫，按客户礼品给处理一下。

经理：好嘞。

潘垣：疼不疼？

小宁：没事儿。

（经理走出总经理办公室。）

经理：小宁，韩总吩咐了，我们去给你买件新衬衫。

潘垣：对啊，把这件扔了吧。

小宁：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不过这件衬衫不能扔，这是证据。他们这么搞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收场。我先去收拾一下。

（小宁说完进更衣间。）

经理（像是自言自语）：其实李小宁这人啊不错，象这样的人现在少喽。

潘垣暗暗会心一笑。

（另一天，大家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。）

曲艺推门进来。

曲艺：老总，会演取消了。节目不足。

韩总：那评比呢？

曲艺：没了，不过，准备的部门一律有奖。

潘垣：耶。。。。。。

曲艺：哎，听说了吧？老郑回来了！

（大家围上来。）

小宁：平反了？

曲艺：平反？嗨，比平反还厉害呢。老郑的儿子不是在加拿大吗？听说老郑的儿子也是炼法轮功的。在国外，现在有个法轮功全球营救亲属的活动。听说在加拿大，从老百姓到政府都在帮忙呢，都搞到联合国去了。还真厉害，都营救出来好几个了。这回老郑可是全球闻名了。

经理：了不得呀。

潘垣：哎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老郑？

曲艺：嗨，没机会了。人家老郑马上都要去加拿大了，还要给人家接走了。哎，听说是加拿大移民部长签的特许签证，嗨，真厉害呀？哎，还有，你们捐的钱老郑叫我退还给你们。

小宁：厉害呀！这加拿大政府救好人办好事，够仗义。

经理：真不愧是白求恩的故乡啊。

韩总：哎，没想到。

小宁：哎，曲大主席，帮忙跟老郑说说，给加拿大移民部长也递个话？

曲艺：干嘛？

小宁：这个，能不能对付对付，把我的名字也加上，给咱也弄个移民特许签证什么的？

（大家笑，出门。）

小宁：哎，哎，哎，哎，我，我也是受迫害的啊，哎，哎，我，我还有证据呢。哎，哎。

小宁（低声自语地）：真没想到啊，头一回听说，还有这么出国的。

（关掉办公室的灯。）

小宁：哎，哎，哎，干什么呐嘿，这还有人呐嘿。
